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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协办

读懂 背后的意涵
乐呵呵的陶俑、有趣的吉器、绢帛上

的可爱稚童……最近，辽宁省博物馆联合

全国多家文博机构，汇聚 300余件陶器、
玉器、青铜器、石刻造像、绘画、雕塑类文

物和作品，推出“微笑———文物里的中国

精神印记”特展，获得文化迷、文博粉的

持续点赞。

文物是固态的历史，镌刻特定时期

的民族记忆，承载一代代人的情感内

核。比如，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东汉击鼓

说唱俑，一手持鼓、一手举槌，肢体松

弛又富有张力，艺人模样被刻画得淋漓

尽致；成都博物馆的东汉陶庖厨俑在朴

素烟火中劳作、创造美味，形象生动。

一件件文物上的“微笑”穿越时空，勾

勒着安乐自如的市井图景，生动诠释了

中国人的乐观天性。

文化自信不是一句抽象的口号，而

是源自一砖一瓦的精神建构。我们的文

化底气，内藏于文物的盈盈“笑意”中，沉

淀在万千文物承载的生活信念里。从动

荡岁月里陶俑留存的从容欢愉，到寻常市

井间吉器寄托的美好祈愿，再到婴童图像

承载的生生之望，一脉相承的是向善向

暖、热爱生活的民族底色。心怀所爱、笃

守良善，正是中华民族屡经磨难、愈挫愈

勇的密钥。揭示并传承文物之中的精神

力量，有助于我们在时代浪潮中笃定前

行，让文明薪火生生不息、绵延不绝。

长久以来，不少文物陈列止步于年

代、材质、用途的基础介绍，文物承载的

精神意涵被埋没。近年来，我国文博事业

逐步超越静态陈列，进入价值深度阐释与

创造性转化的新境界。在器物形制、年代

的浅层研究之外，深挖文物神态背后的民

族心理、精神特质，不仅让千年陶俑的笑

意成为可触摸、可共情的精神范本，更有

力地证明严肃的学术研究与生动的现代

表达并非不可兼容。

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秉持“最小干

预、微创发掘”的活态遗产保护理念，

通过“边发掘、边展示”的现场转化与

专题展览，将紫禁城地下的元明清“三

叠层”遗迹化为公众可感知的考古实

证；宝鸡青铜器博物院深挖何尊“宅兹

中国”铭文内涵，借助数字化手段让青

铜重器“开口说话”，将晦涩的考古语

言转化为百姓听得懂的故事。专业的考

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唯有通过契合时代

语境的创造性转化，才能更好地从学术

象牙塔走向大众心灵，成为滋养文化自

信的源头活水。

值得关注的是，辽宁省博物馆这场

“微笑”主题的文物特展，建立在全国 38
家文博机构携手合作的基础之上。想要让

更多沉睡文物“开口说话”，需打通研究、

传播、普及三重路径，汇集各方智慧、资源

与行动。

文博院所联合考古、文史学者深挖器

物背后精神内涵，不止步于年代形制等浅

层解读，提炼文物承载的深层寓意；借助

数字化技术打造线上展厅，推出文物解读

直播，用通俗叙事消解历史距离感；推出

研学课堂、主题特展与文创美育，把抽象

精神转化为大众可共情的故事……构建

多层次、立体化的文物解读体系，能够让

文物更巧妙地“开口”，帮助今天的我们在

读懂文物中厚植文化自信。

器物无声，文化深流。各类文物不仅

是古代生活的鲜活遗存，更是中华民族精

神品格的具象载体。深耕文物阐释、创新

文博传播，透过器物明晰文明赓续的深层

底气，必能进一步凝聚起磅礴的文化力

量。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齐骥

在字句的溪流里
淘洗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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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孟春时节，晨光熹微，春风
料峭，黄渠头地铁站外的小草刚刚探
出头来。我怀着紧张的心情走过那条
几百米的小路，小路尽头是两栋高耸
的大楼———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走
进大厦的玻璃门，我不自觉地攥了攥
拳头，手心微微湿润，不知是晨露，还

是悄然沁出的薄汗。
推开八楼校对科的门，室内很安

静，只能听见纸页翻动的窸窣声，所有
人都低着头，专注于眼前的稿子。听见
动静，赵田田老师从一堆校样里抬起
头。待我在工位坐下，她轻轻推了推鼻
梁上的眼镜，从手边拿出一本历年编
校竞赛试题汇编递给我：“可以先看看

这个，熟悉一下编校的基本规范和稿
子里常见的错误类型。”她顿了顿，又
指着靠墙的一排柜子说：“柜子里有同
事们以往改过的校样，也可以参考看
看。”

我接过那本厚重的汇编，又从柜
子里抽出几本已经泛黄的旧校样，捧
在手里，感受到的不仅是纸张的重量，

更是一份即将担在肩上的沉甸甸的责
任。

初渡———在文字的迷宫里学步

初入校对科，我仿佛走进了一座

安静的修心之所，而前辈们对待工作
的态度，更成为我眼中最生动的风景。

陈勉力老师工作起来神色专注，
自带一种沉静温婉的气质；赵田田老
师伏案时背脊总是挺得笔直，笔尖移

动匀速平稳，那副心无旁骛的神态，自
有一种庄严的气场；张忝甜老师校稿
时那份全然投入的专注，常让我暗自
惊叹；刘乔老师总是最晚走，却从不显
疲态，反而常在我困惑时轻声点拨，言
语间透着善解人意的温暖；左文思老
师校稿时专心致志、聚精会神，令我敬

佩……
第一个月，我只校了三本书，总计

不过 30 万字。我像个蹒跚学步的孩
子，每一笔改动都透着生涩与谨慎。

校对一本散文集时，午后的阳光
正漫在摊开的稿纸上。我读到一句描
写人物的句子：“他温厚的笑容里有一
种旧年月里沉淀下来的美。”笔尖顿了

顿，我总觉得“温厚”太过平常，不如
“温良”雅致，便不假思索地将“厚”字
圈去，在一旁工整地写上“良”。

稿子交上去不久，陈老师拿起那
份校样一丝不苟地翻看，目光轻轻落
在我改动的那一处，问道：“这里为什
么要把‘温厚’改成‘温良’？”

我怔住了，支吾了好一会儿，才勉

强说：“我觉得……用‘温良’更有文
采。”

陈老师没有直接评判，而是将散
文集的原稿轻轻摊开，手指抚过那句
我未能细品的文字。“你看，”她的声音
平和如常，“‘温厚’里有敦实、醇熟的
味道，是岁月一层层叠上去的，而‘温

良’更偏向性情上的柔和善意。这里写
的是笑容里透出的气质，不是品格。”

她放下稿纸，看着我说：“校对员
在校对时要把握好度。”

那天我独自坐在渐渐
暗下来的办公室里，对着
那句“温厚的笑容”看了很

久。我终于明白，那一笔
红，落下去的不是纠正，而
是一种打扰；我自以为是
的“雅致”，实则推倒了一
堵作者用心垒起的墙。

从那天起，我懂得了
“慎改”二字的分量。红笔
不再是彰显眼力的工具，

而是一盏灯，照亮那些真
正走偏的字句，至于灯火之外，自有文
字本身的光晕与山川。

深潜———与故纸堆的对话

不久后，我开始接触到一些迥异
于从前的稿件。
《陕甘宁边区文学报刊研究》是我

接触的第一本学术著作。我用了整整
五天，红笔的痕迹稀稀落落地散布在
稿纸边缘。交稿时，心里竟有些轻
快———我以为原稿质量颇高，而自己总
算也揪出了几处明显的史实和引文错

误。
直到一周后的某天下午，陈主任

将刘乔老师的二校样轻轻放在我面
前。“可以看看。”她语气平和。

我翻开那份校样，瞬间愣住了。只
见纸页上布满细密的批注，蓝笔的字
迹工整而克制：有对文献出处的追索，

有对表述分寸的斟酌。
那些我以为“没错”的地方，原来

藏着深一层的模糊；那些我未曾生疑
的叙述，实则值得更严谨的推敲。

那个傍晚，我默默地将那份校样
一行一行地重读、对照、做笔记。自那
之后，我开始有意识地观察身边每一
位老师校稿时的习惯：看他们如何为

一个不确定的表述轻声讨论，如何在
厚厚的工具书里反复查证。那本厚重
的《图书编辑校对实用手册》自此便很
少离开我的案头，而笔下的红，也开始
学着在“对错”之外，追问一句“何以如
此”。

渡己———在字句里看见自己

结束实习后，我接触的书稿类型
渐渐多样起来。其中最令我无所适从
的，是校对诗集。那些诗句仿佛挣脱了
规范的缰绳———意象在空中跳跃，句子
在莫名处断裂，标点被任性地点缀或
省略。起初，我的红笔焦躁不安，总想

将那些“出格”的逗号、句号拉回它们
“应有的”位置。直到有一次，我将诗人
一句故意不加标点的长句“规范”地断
开，而同事在二校时抹掉了我错误的
校改，我才发觉那连绵的词语堆叠，正
是为了模拟情绪汹涌、难以停顿的瞬
间。那一刻，我明白，有些规则，是为了
被恰当地打破而存在的。

这种领悟，让我在校《高中语文整
本书阅读·呐喊》时变得更加主动。我
会为一个反复出现的意象去查阅背
景，为一种特别的句式停顿进行思索。
这些旁逸斜出的功夫，无关绩效考核，
但它们让那些铅字在我眼中活了过
来———它们不再是平面上待检的符号，
而是一个个颤动的灵魂与一副副时代

的骨架。校对，从一种向外的审视，慢
慢变成一场向内的对话。

我将这份困惑与转变讲给朋友夏
初七。她静静听完，沉思片刻，莞尔一
笑：“你这哪里是在校对，你这是在‘渡
己’啊。”
“渡己？”

“是啊，”她望着我，目光清澈，“你
手里的红笔，起初只是一把尺子，丈量
对错，执行铁律。可如今，它更像一支
桨———你在字句的河流里，不再只忙着
纠正航向，而是开始感受水流的速度、
温度，甚至倾听两岸的风声。你从规则
的执行者，慢慢变成了理解的参与者；
从文字的审判官，尝试去做艺术的同

行者。这不就是将那个拘谨的‘小我’，
渡向一个更宽阔、更敏锐的‘大我’
吗？”

她的话如钟声荡开暮色。我蓦然
回首这两年走过的路，那些在文体间
切换的摸索、面对标点时的纠结、沉浸

于书籍世界中的沉思……每一步，原来
都不只是在处理文稿，更是在安顿自
己。红笔画过纸面，画出的不仅是错

误，还有我认知的边界；灯光照亮校
样，照亮的不仅是文字，还有我未曾察
觉的内心沟壑。

所谓“渡己”，或许就是在这一横
一竖、一撇一捺的修行中，将机械的
动作化为用心的体察，将外部的规范
内化为从容的智慧，最终在万千别人
的文字里，清晰地看见自己———那颗

愈发敬畏、愈发柔软，也愈发坚定的
初心。

两年淘洗，七百日躬耕。当我再次
站在这条曾走了无数次的路上，身份
已悄然改变———我不再是那个执红笔
的校对员，而是成为一名需要执蓝笔
的编辑。

成为编辑后的第一个清晨，我仍

走向八楼，但这次是转身至 803室综合
出版中心。桌上不再是校样，而是散落
的选题报告、初审稿、图书出版合同。
那一刻我恍然大悟：校对是在既定的
河床里淘洗金沙，而编辑，是要在茫茫
荒野中看见一条河的走向。

红笔赋予我“不敢轻慢一字”的敬

畏，蓝笔则交给我“愿为万言寻归宿”
的担当。我不再只是守护已成形的文
字世界，更要陪伴一个世界从无到有
地生长———从微光般的念头，到清晰的
脉络，再到最终饱满而立体的书。

这或许正是出版人完整的修行：
在字句里安放敬畏，在创造中履行使
命。而当我将一本本经过悉心打磨的

图书送至读者手中时，我才真正懂得
了脚下这片土地所赋予的更深重的嘱
托，那便是“以书载道，传承文明”。这
八个字，不仅是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
团的初心，也从此成为我笔下的星辰
与路上的明灯。它让我明白，从红笔到
蓝笔，从校对到编辑，所有躬耕于字里
行间的晨昏，其意义最终都指向更辽
阔的远方：让每一本书都成为文明的
信使，在时光之河中稳稳航行，将历史
的智慧、时代的声音与人的温度，恒久
地传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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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9月，西安
正式发布《西安市打造

唐诗文化品牌实施方

案》，提出用三年左右

时间打造具有国际影

响力、能够充分彰显中

华文明的“唐诗之都”

文化品牌。近一年来，

各项建设加速落地：灞

河东岸唐诗文化沉浸

式街区全面投运，以数

字科技“复活”千年诗

意；首个社区“唐诗驿

站”在长安区揭牌；全

国青少年唐诗文化交

流活动在西安启幕；

“唐诗之都·文明有你”

系列活动持续开展；更

有美国青年在华清宫

完整背诵《长恨歌》免

票入园。千年诗韵正从

典籍中走出，化作可

看、可听、可游、可参与

的城市文化底色。

这一系列举措引

发广泛关注与热议。在

喧嚣之下，我们有必要

冷静审视：西安建设

“唐诗之都”，究竟是文化自信的自

觉表达，还是流于表面的品牌包

装？

质疑者常说，唐诗是中国的，

凭什么西安独享？这种发问忽略了

文学与地理的血肉关联。

现存五万多首唐诗中，“长安”

一词出现过一千四百余次。而《全

唐诗》中涉及长安、咏叹长安、作于

长安的篇目更是超过两万首。这不

是简单的数字统计———从大雁塔

到大明宫，从曲江池到乐游原，从

兴庆宫到少陵原，每一处地理坐标

都对应着流传千古的名篇。李白在

兴庆宫写下“云想衣裳花

想容”，白居易在大慈恩

寺留下“慈恩塔下题名

处”，孟郊策马长街吟出

“春风得意马蹄疾”。这些

诗句不是“写于西安”的

抽象概念，而是从这座城

市的一砖一瓦、一池一苑

中生长出来的。长安本就

是唐诗的天然发生地，如

今的提法，是一次标注文

化坐标、锚定文明航向的

重新出发。

如果说历史积淀是

西安建设“唐诗之都”的

底气，那么当代转化则是

其志气所在。

从文化层面看，唐诗

中蕴含的家国情怀、开放

胸襟与人文温度，与当代

城市精神深度契合。唐人

开阔自信的盛世气象和

饱满丰富的人生理想，至

今仍有感召力量。建设

“唐诗之都”，本质上是让

这些精神内核成为当代

城市品格的一部分，而非

简单地复刻一座“主题公

园”。

令人欣慰的是，“唐诗之都”建

设已从蓝图走向现实。大唐不夜城

里，“诗仙李白”穿越而来与游人对

诗；灞河东岸唐诗文化街区，将千

年唐诗与数字科技、市井烟火相

融。唐城墙遗址公园 4.2 公里诗词
长廊完成提质更新，让游园漫步成

为与唐诗对话的过程。全新打造的

“长安寻梦”唐诗主题观光车穿梭

全城，串联大雁塔、钟楼等 14 处经
典唐诗文化地标。这些实践印证了

一个朴素的道理：文化传承不能只

靠典籍和博物馆，而要让古典诗意

浸润现代都市生活。当唐诗可读、

可游、可感、可参与，它就不再是尘

封的历史，而是活态的文化。

当然，建设“唐诗之都”绝非坦

途。有评论指出，唐诗资源的开发

存在碎片化、技术赋能浅层化、产

业单一化等问题；也有人士担忧，

唐诗的传播更多停留在视觉奇观

层面，而未能深入诗词的精神内

核。这些提醒都指向同一个核心命

题：“唐诗之都”不能止于打造几个

网红打卡地，而要让唐诗真正成为

城市的精神底色。

更值得警惕的是文化符号的

空心化。如果“唐诗之都”只剩下灯

光秀、文创产品和营销话术，而忽

略了唐诗本身的思想内涵与审美

教育，再绚烂的场景也不过是一场

精致的“文化快消”。有学者强调，

建设唐诗之都，需要对唐诗资源做

准确的、学理性的解读，引导公众

阅读原典、体悟诗心。只有当诗意

真正进入人的精神世界，“唐诗之

都”才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诗因景成，景借诗传。千年之

前，长安以海纳百川的气度孕育了

中国古典诗歌的巅峰；千年之后，

西安能否以同样的胸襟让唐诗在

当代焕发新生，考验的不只是规划

与投入，更是对文化本身的敬畏与

耐心。

让高楼广厦有灵魂，让车水马

龙有温度———“唐诗之都”的终极目

标，不是为城市贴上一个新标签，而

是让千年的诗句成为滋养城市日常

的文化活水。当一条街巷、一处遗

址、一座公园，都能让人触摸到诗句

诞生的原初现场，当每一个生活在

这座城市的人都能在日常生活中感

受诗意———到那时，“唐诗之都”才

真正从愿景走进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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